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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交互关系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欧阳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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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的空间交互关系为城市发展和保护提供新的视角。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以其 ２０１５ 年的土

地利用、经济社会等数据为基础，利用格网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解析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交互规律。 结果表明：
（１）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性显著，城市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

保护区，表现出从城市化地区向周边地区依次递减的态势。 （２）受城市化水平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呈现出“中心⁃外围”逐步升高的趋势。 （３）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呈显著负相

关，由于驱动机制的不同，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４）长株潭城市群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四种空间相关类型。 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零散分布在整个研究

区域，面积较小；高低集聚区分布在湘潭县西南部、株洲县东南部，面积较大；低高集聚区分布集中在城市化地区，呈现块状分

布，面积较大。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城市化；空间自相关；长株潭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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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全面发展，同时，城市化和人类活动也逐步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

（如：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和过程（如：物种减少），使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以人为主导或人与自然相耦合的

生态系统［１⁃４］。 目前，生态系统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城市化压力，如何降低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地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５⁃７］。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Ｓｓ）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是连接生态

系统和人类福祉的纽带［８］。 ＥＳｓ 可以分为四大类：供给服务（粮食生产、原材料生产等）、调节服务（气候调

节、气体调节等）、支持服务（生物多样性维护、土壤保护等）和文化服务（户外娱乐、美学景观等） ［９］。 由于

ＥＳｓ 能够表征生态要素和功能，使得 ＥＳｓ 成为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指标［１０⁃１１］。 随着生态系统功能的退

化，城市化如何对 ＥＳｓ 产生影响成为了生态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１２⁃１５］。 目前，形成了两大方面

的研究成果：（１）利用线性回归模型表征城市化与 ＥＳｓ 之间的关系。 Ｗａｎ［１５］利用曲线回归研究城市化对 ＥＳｓ
的影响，发现 ＥＳｓ 与城市化水平呈现不规则的倒“Ｕ”形，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ＥＳｓ 先增加后减少；Ｐｅｎｇ［１４］ 等

利用线性回归研究 ＥＳｓ 与三个城市化指标的线性关系，进一步确定了 ＥＳｓ 对三个城市化指标的响应阈值。
（２）利用空间分析模型解析城市化与 ＥＳｓ 空间交互的关系。 Ｌｉ［１２］ 认为不同程度的城市化与 ＥＳｓ 两者的空间

关系存在差异；Ｓｕ［１６］从地理视角探讨了 ＥＳｓ 对城市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非平稳依赖关系。
现有关于城市化与 ＥＳｓ 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尺度上，无法反映局部空间变化。 其次，缺乏在局部

尺度上的 ＥＳｓ 与城市化空间交互规律和聚类模式研究，将会限制 ＥＳｓ 在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实际适用性。 因

此，需要构建一种有效的模型来量化 ＥＳｓ 与城市化两者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城市化对 ＥＳｓ 的影响提供新方法。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快速的城

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对 ＥＳｓ 的需求大幅增加，对生态空间和资源环境的侵占加剧。 与其他城市群

一样，长株潭城市群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需要平衡城市化和 ＥＳｓ 的空间异质性。 因此，本文以长株

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等数据对 ＥＳｓ 和城市化进行量化和映射，利用格网分析和空间

自相关模型，深入解析 ＥＳｓ 和城市化的空间关系，以揭示两者的空间交互特征和集聚规律，旨在为城市群的可

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数量增长 １５．１９％，从 １２３７．６１ 万人增

加到 １４２５．６０ 万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 ９７０．１１％，从 １１７２．６０ 亿元增加到 １２５４８．３４ 亿元；建成区面积增

长 ８８．４９％，从 ５３７．５９ ｋｍ２增加到 １０１３．３６ ｋｍ２。 本文以最新的城市群区域规划以及相关城市群城镇密集区的

研究成果［１７⁃１８］为依据，结合区域的完整性，选取城市群的都市区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区，都市区包括长沙、株
洲、湘潭三市的市区以及长沙县、株洲县、湘潭县。 ２０１５ 年，该区域行政区划面积为 ８６２９ ｋｍ２，人口数量为

８２３．６８ 万人，ＧＤＰ 为 ９１７５．７８ 亿元，建成区面积为 ７７１．６３ ｋｍ２，是整个城市群中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变化最显著

的区域，能够更好地反映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同时，根据最新的空间发展规划以及城市化水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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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都市区分为三大功能区：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以及生态绿心保护区，如图 １。

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等数据，基于对数据可用性、计算效率、最小单位的异质性等方面考虑，将所

有的数据分布到公里网格上实现数据空间化。 数据主要包括：（１）土地利用数据，比例为 １∶１００００，由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提供。 （２）公里网格数据集，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夜间灯光指数和其他遥感信息后，将人口密度和

ＧＤＰ 密度两项区域统计数据通过插值降尺度到 １ｋｍ×１ｋｍ 的网格上。 （３）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来源于

ＭＯＤＩＳ 遥感卫星 ＭＯＤ１３Ｑ１ 数据集，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得到的植被指数数据集，分辨率为 １ｋｍ。 （４）净初级生

产力数据（ＮＰＰ），来源于 ＭＯＤＩＳ 遥感卫星 ＭＯＤ１７Ａ３ 数据，分辨率为 １ｋｍ。 （５） ２０１６ 年的《湖南省统计年

鉴》、《长株潭城市群统计年鉴》以及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的统计年鉴。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谢高地等［１９］ 制定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ＳＶ）当量，根据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湖南省区域的 ＥＳＶ 修正参数（１．９５） ［２０⁃２３］，制定了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不

同地类单位面积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ＥＳｓ）价值系数表（表 １），根据表 １ 对研究

区的 ＥＳＶ 进行计算。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量计算公式如下：

ＶＣｋ ＝
１
７

× Ｐ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Ｑｉ （１）

式中： ＶＣｋ 为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量（元 ｈｍ－２ ａ－１）； Ｐ 为全国平均粮食价格（元 ／ ｋｇ）； Ｑ 为研究区平均粮食产

量（ｋｇ ／ ｈｍ２）； ｎ 为年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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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Ｖ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ＳＶ ＝ ∑Ａｋ·ＶＣｋ （２）

式中：ＥＳＶ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Ａｋ 是第 ｋ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ｈｍ２）； ＶＣｋ 为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量（元

ｈｍ－２ ａ－１）。
从生态系统服务自身考虑，生境质量对其功能发挥具有重要作用，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影响相应

的生态系统服务［２４］。 因此，对 ＥＳＶ 进行生境质量修正，公式如下：

Ｈｉ ＝
ＮＰＰ ｉ

ＮＰＰｍｅａｎ

＋
ｆｉ

ｆｍｅａｎ

æ

è
ç

ö

ø
÷ ／ ２ （３）

ｆｉ ＝
ＮＤＶＩｉ － 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 － ＮＤＶＩｍｉｎ
（４）

ＥＳＶ′ ＝ ＥＳＶ × Ｈｉ （５）
式中： Ｈｉ 为生境质量系数； ＮＰＰ ｉ 和 ｆｉ 分别为第 ｉ 个网格的净初级生产力和植被覆盖度，ＮＰＰｍｅａｎ和 ｆｍｅａｎ分别为

研究区域内净初级生产力的均值和植被覆盖度的均值， ＮＤＶＩｍａｘ 和 ＮＤＶＩｍｉｎ 分别为研究区内归一化植被指数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ＥＳＶ′ 为根据生境质量进行调整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表 １　 各地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 ／ （元 ｈｍ－２ ａ－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气体调节 Ｇ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７７３．５８ １６６４１．５０ ５７７８．３０ １９６４．６２ ２３１．１３

气候调节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７３６．６３ １５６７８．４５ ６００９．４３ ７９３５．５３ ５００．７９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９６６．１９ １５７５５．５０ ５８５５．３４ ７２３０５．７８ ２６９．６５

土壤形成与保护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５６６２．７３ １５４８５．８４ ８６２８．９３ １５７９．４０ ６５４．８７

废物处理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５３５４．５６ ６６２５．７８ ５０８４．９０ ５７２０５．１６ １００１．５７

生物多样性保护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９２９．２４ １７３７３．４２ ７２０３．６１ １３２１３．０４ １５４０．８８

食物生产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８５２．２０ １２７１．２３ １６５６．４５ ２０４１．６７ ７７．０４

原材料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５０２．３６ １１４７９．５５ １３８６．７９ １３４８．２７ １５４．０９

娱乐休闲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６５４．８７ ８０１２．５７ ３３５１．４１ １７１０３．７７ ９２４．５３

合计 Ｓｕｍ ３０４３２．３８ １０８３２３．８５ ４４９５５．１７ １７４６９７．２５ ５３５４．５６

城市化可以通过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和城市用地扩张四个方面综合评价［２５］。 人口增长和

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生活方式改变和城市用地扩张分别是城市化的社会和空间表现［２６］。
由于获取和空间化社会数据困难，本文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用地扩张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来表征

城市化。 其中：人口密度量化人口城市化、ＧＤＰ 密度量化经济城市化、城市用地比例量化土地城市化，由于人

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城市用地比例的空间分布高度相似，对每个网格内的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将三个标准化

后的指标整合为一个综合指标，即城市化综合水平（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ＣＵＬ）。 标准化公式

如下：

Ｕ′ｉ，ｊ ＝
Ｕｉ，ｊ － Ｕｉ，ｍｉｎ

Ｕｉ，ｍａｘ － Ｕｉ，ｍｉｎ
（６）

式中： Ｕｉ，ｊ 为第 ｉ 个城市化指标在 ｊ 网格中的的原始值； Ｕ′ ｉ，ｊ 为 Ｕｉ，ｊ 标准化后的值； Ｕｉ，ｍｉｎ 和 Ｕｉ，ｍａｘ 分别表示第 ｉ
个城市化指标在所有网格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２．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利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描述 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之间的空间聚类（空间正相关）和空间离散（空间负相关）。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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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方法，包括全局的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和局部的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全局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用于检验

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以及存在多大程度的相关，而局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用于检验不同网

格单元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２７］。 公式如下：

Ｉｅｕ ＝
Ｎ∑Ｎ

ｉ ∑
Ｎ

ｊ≠ｉ
Ｗｉｊｚｅｉ ｚｕｊ

（Ｎ － １）∑Ｎ

ｉ ∑
Ｎ

ｊ≠ｉ
Ｗｉｊ

（７）

Ｉ′ ｅｕ ＝ ｚｅ∑Ｎ

ｊ ＝ １
Ｗｉｊｚｕｉｊ （８）

式中： Ｉｅｕ 和 Ｉ′ ｅｕ 分别代表 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的全局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和局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Ｗｉｊ 是一个 ｎ × ｎ 的

空间权重矩阵； ｚｅｉ 是第 ｉ 个网格的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化的值； ｚｕｊ 是第 ｊ 个网格的城市化综合水平标准化的值。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城市化的空间分布格局

从城市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２）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性明显。 城市

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最高，平均 ＣＵＬ 为 ０．４９。 正在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城市化城区，平均 ＣＵＬ 为

０．１９。 生态绿心保护区的城市化水平最低，平均 ＣＵＬ 为 ０．０５。 ＧＤＰ 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用地比例三个城

市化指标的空间分布与 ＣＵＬ 的空间分布非常相似，呈现出从城市化地区向周边地区依次递减。 城市群的城

市化水平不均衡主要是由于区位、生态环境以及区域政策等发展要素差异化导致。 具体而言，过去城市群的

城市化地区城市规模、投入资本和发展政策等方面优势明显，促使各类要素资源向其高度集聚，经济发展和人

口集聚速度快。 正在城市化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自身特色资源未能充分开发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同
时，正在城市化地区相对于城市化地区来说，在发展基础及发展机遇上处于劣势。 生态绿心保护区以生态保

护为主，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禁止开发区，城市化水平最低。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

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３）可以看出，长株潭城市群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等级差

异明显。 气体调节和气候调节的服务价值分别为 ０ 到 ２．９３×１０６元和 ０ 到 ２．７６×１０６元，两者的高服务价值区域

主要集中在长沙县的北部植被区、株洲县的东南部植被区以及湘潭县的南部植被区；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和娱

乐休闲的服务价值分别为 ０ 到 ８．３３×１０６元、０ 到 ６．３２×１０６元以及 ０ 到 ２．２９×１０６元，三者的高服务价值区域主

要集中在水域和水域周围。 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物生产以及原材料的服务价值分别为 ０ 到

２．７３×１０６元、０ 到 ３．０６×１０６元、０ 到 ０．５７×１０６元以及 ０ 到 ２．０２×１０６元。 总体而言，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格局方

面呈“中心－外围”分布，且表现出向外递增的空间分布趋势，低值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分布在城市化地区，而
高值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集中在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 造成这种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

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是由中心向外围扩散，且城市化地区由于城市用地比例高，而本文设定城市用地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为 ０，因此，城市化地区形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低值集聚区。 而生态系统服务的高值集聚区主

要集中分布在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水域区域和植被区域，该区域城市用地比例低。 所以，生
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城市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类型影响较大。
３．３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从全局二元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所有的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如图 ４），即城市化会导致 ＩＥＳｓ 下降。 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与 ＩＥＳｓ 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最强，由于

人口集聚和城市用地扩张推动了土地利用的频繁变化，城市用地侵占了生态用地导致 ＩＥＳｓ 明显的下降。 正

在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与 ＩＥＳｓ 之间的负相关弱于城市化地区，由于人口、ＧＤＰ、城市用地等方面的变化主要

集中在城市化地区，而导致正在城市化地区的产业集聚、城市用地扩张、人口集聚等发展受到限制，区域内的

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弱于城市化地区，所以 ＩＥＳｓ 下降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 生态绿心保护区的城市化与 Ｉ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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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的空间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Ｚ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最弱，生态绿心保护区作为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提供者，受到城市化的影响较

小，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保护区范围内的乡镇对发展的诉求，导致 ＩＥＳｓ 有所减少。 整体而言，ＩＥＳｓ 与

城市化之间的负相关程度随不同程度的城市化而不同。
从局部二元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高高集

聚区、高低集聚区、低高集聚区、低低集聚区），并且 ＩＥＳｓ 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相似

性（如图 ５）。 （１）高高集聚区零散分布在城市化地区，该地区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也承担了保护生态的

重要任务。 （２）高低集聚区分布面积较大，集中在湘潭县西南部、株洲县东南部，该地区具有巨大的生态优

势，森林资源丰富，ＩＥＳｓ 的价值较高；同时，该区域城市化程度较低。 （３）低高集聚区呈现块状分布，集中在城

市化地区，该地区人口密度和 ＧＤＰ 密度较大，城市用地比例高，生态资源被占用和破坏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

ＩＥＳｓ 的价值降低。 （４）低低集聚区零散分布在整个研究区域，该地区生态条件差，城市化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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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Ｚ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　 讨论

４．１　 城市化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典型性

　 　 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如图 ３），与生态系统服务沿城乡梯

度变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如气候调节）随着距离城市地区的增加而增加［２８］。 主要是因

为城市化的过程是将自然景观转化为不透水表面，吸引人口流动进入城市地区［２９］，降低了城市化地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 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环境要素（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的交换，通过自然过程之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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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气运动、水文运动等）传递到周边地区，导致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 同时，在城市化过程

中，可能存在其他的因素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如植被覆盖率、地形、降水和土壤等因素。 例如，在湘江穿过长

沙市区、株洲市区、湘潭市区 ３ 个市区中心，沿河岸形成湿地和沙滩，虽然湘江周边地区高楼林立，人口密集，
城市用地比例高，但由于水域、湿地的覆盖率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户外游憩方面仍具有很高的价值。
４．２　 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的空间关系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研究确定了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四种空间自相关类型，高高集聚区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

务，应该考虑将高高集聚区划分为“生态功能区”，通过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和加强城市现代化功能，继续保持

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平衡；高低集聚区作为生态优势地区，可以被认为是区域“生态保护区”，应当

促进该区域的合理规划（减少城市用地面积，提高用地效率，发展不依赖自然资源的新产业），增加区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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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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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的 ＬＩＳ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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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功能，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低高集聚区应该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创造绿色空间，降低建筑强度，提
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避免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城市用地的扩张；低低集聚区应考虑更多的生态修复项目

（如造林和土地复垦），在保证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对土地整理和生态农业建设的投入。 因此，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城市群应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挖掘不同区域自身优势，在区域内采取差异化的

城市规划措施。 具体而言，城市化地区应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升级产业结构，以生态城市、智慧城市为建设

目标，逐步增强对正在城市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正在城市化地区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特色农业

及旅游业、现代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逐步提升城市化水平。 生态绿心保护地区应该以生态保护为主，更好地

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５　 结论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等数据，利用格网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和生

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解析生态系统服务和城市化的空间交互特征和集聚规

律，得到以下结论：
（１）由于区位、生态环境以及区域政策等发展要素的差异化影响，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

区域差异性显著。 在空间格局方面表现出从城市化地区向周边地区依次递减，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最

高，正在城市化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城市化地区，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城市化水平最低。
（２）生态系统服务受城市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等影响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在空间格局方面呈“中

心－外围”分布，且表现出向外递增的空间分布趋势，低值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分布在城市化地区，而高值的

生态系统服务主要集中在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
（３）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 由于驱动机制的不同，城市化地区、正在城

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生态系统服务下降最快的发生在城市化

地区，其次为正在城市化地区，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下降幅度最小。
（４）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局部集聚类型有明显的相似性。 高高集聚区零散分布在城市化地区，面

积较小；高低集聚区分布在湘潭县西南部、株洲县东南部，面积较大；低高集聚区分布集中在城市化地区，呈现

块状分布，面积较大；低低集聚区零散分布在整个研究区域，面积较小。
本文基于网格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城市化进行评估，并对两者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得到高分辨率的空间

结果。 然而，该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单一尺度分析可能会遗漏或扭曲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的真

实交互作用，而更精细或更大空间网格内指标的变化仍然是未知的。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使用多个尺

度的网格来获得更可靠和全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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